
多年前，那些在农村泥土地上奔跑
的孩子，多是成群结队地玩耍，即便没
有玩具，也能玩得乐趣横生。

最简单的要数“打磨悠转儿”。一
种玩法是单腿站在地上，以这只脚的脚
掌为轴心，另一只脚不时地点地，一圈
一圈地转。另一种玩 法是

挥舞手臂保持平衡，两脚快速转动，在
一定的范围内转圈。比的是速度和稳定
性，谁转得圈多且没有摔倒谁就赢了。
几分钟下来，都会摇摇晃晃，感到天旋
地转，直到站立不稳，一屁股蹲坐在地
上，乐不可支地“哎呦”几声，不一会
儿又站起身，去转下一轮儿。

抬花轿，需要三人，两人抬轿一人
坐轿。抬轿的两人各把右手握在自己

的左手腕上，两手再分别握住对方的手
腕，用力绷紧，形成一个“井”字形。
一般是较瘦小的人坐在“井”字形的手
腕上，抬轿的两人迅速往前跑，坚持不
住的为输。

黄鼬拉鸡。通常是一个身材高大的
孩子当黄鼬，另一个个子高大的孩子当

“鸡妈妈”，“鸡妈妈”张开双臂拦住
“黄鼬”，保护身后纵向排列的数只“小
鸡”。“小鸡”拽住前面人的后衣襟，随
着“鸡妈妈”来回躲闪，队伍左右摆
动，被捉住的“小鸡”就要退出游戏，
你喊我叫，好不快乐。

捉迷藏，俗称“藏蛮乎儿”。一人
原地站好，捂住双眼，其他孩子四下跑
开，寻找不易被发现的藏身之处。负责
逮的孩子从 1 数到 10，然后问一声

“好了没”，藏好的孩子捏着鼻子应一声
“哏儿”，没藏好的孩子也迅速就近隐藏
好，回应一声“哏儿”，被找到的算
输。有时赢得太彻底也没有意思。一
次，我藏到生产队头牯棚的草料堆里，
用草料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盖住，外面寻
找的孩子声音近了又远了，直到外面再
无声音，我还是怕有诈，不敢走出去。
天渐渐晚了，头牯棚里更是一片漆黑，
我有些害怕，从草料堆里爬出来。外面
哪里还有小伙伴的影子，都早已回家吃
晚饭了，我只好独自披着月光无趣地走
回家去。

倒背竖背，是两个人玩的游戏。两
个人背对背站立，互相勾着胳膊，前弯
一下，后仰一下，互相背得对方双脚离
地再落下。

甲说：倒背竖背，乙答：葱花芫
荽。

甲说：倒背竖背，乙答：疙瘩萝卜
（方言音“贝”）。

甲说：天上有什么，乙答：星星月
亮。

甲说：地上有什么，乙答：大坑、
蛤蟆。

甲说：蛤蟆怎么叫，乙答：咕儿
呱，咕儿呱！

两人兴奋得哈哈大笑，这一轮游戏
算是结束。

切西瓜是多人玩的游戏。几个孩子
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大西瓜），一个

“切西瓜”的孩子在圈外围着“西瓜”跑，
看准哪里的手拉得不紧，喊一声“切西
瓜”，便猫腰“切”（撞）过去，如果能
切开，就算胜，站到圈里被“切”开的
位置。被“切”到的两个孩子随即绕圈
左右分开跑，先回到原位的人站在圈内，
后到的成为新一轮游戏的“切瓜人”。

“木头”游戏也很好玩。多个人在
一定范围内奔跑，一人负责追，奔跑的
人眼看要被逮到了，说声“木头”并立
即原地站立不动，就不会被逮，等其他
跑着的人过来拍一下，并喊“爆炸”，
算是被解救，继续做奔跑者。被捉住的
为下一轮游戏的追逐者。

拉“大锯”。两个孩子手拉手前后
摇晃，可以坐着玩，两人唱儿歌，乐趣
在于可以随意加上自己编的词，互相斗
嘴玩。

甲说：拉大锯、扯大锯，乙说：姥
娘门前唱大戏。

甲说：接闺女，请女婿，乙说：都
去俺也去。

甲说：恁娘不叫去，留你在家里，
乙说：恁娘叫你去，恁舅不喜你。

甲说：淘气蛋儿，姥娘不管饭儿，
两人几乎异口同声说：给你个驴粪蛋
儿。乐得前仰后合。

最热闹的游戏当属“雉鸡翎”，俗
称“寄鸡翎”，不但男孩子爱玩，女孩
子也经常参与其中。两个队伍，不论是
跑是撵，论输赢后，一边一排，每排站
七八个，或者10来个人，双方各有一
个个子高的男孩子当领头的，败出的一
方冲着对方的队伍高喊：“雉鸡翎，上
南城。”胜方领头的回：“南城高，扛大
刀。”这边喊：“大刀快，切白菜。”那
边回：“白菜老，穿红袄。”这边喊：

“红袄红，披白绫。”那边回：“白绫
白，把你们的兵马挑过来。”败方问：

“挑谁哎？”胜方领头的答：“挑某某某
这个老笨刁。”最后，败方跑过去一名
被挑的最差的“兵”，游戏继续进行。

那时的童年游戏还有好多，有传播
学习来的，也有自编的。游戏中的许多
规则，人人都会自觉遵守，不然以后玩
游戏就没人“添”了。这些游戏规则在
孩子们幼小的心里种下了诚实守信、胜
不骄败不馁、团结协作的种子。孩子们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不用大人看管，
在游戏中既锻炼了身体，又带来了快
乐，增加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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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寒风中
轻轻翻开母亲缝制的棉衣
它针脚细密温暖如初
仿佛母亲无尽的爱
岁岁年年不曾分离

棉絮里藏着阳光的味道
是母亲手心的温度
我仿佛看见她在灯下低眉
一针一线织就岁月的温暖

风雪交加的夜晚我穿上它
就像拥抱着整个世界的温柔
母亲的笑容在针脚间闪烁
告诉我，无论多远家都是归宿

岁月匆匆，棉衣已旧
但那份爱却永远新鲜如初
每当寒风袭来我都会想起
母亲那双为我操劳一生的手

如今独自漫步在人海
那件棉衣是我心中的灯塔
它照亮我前行的路
温暖我着的心房
像母亲永恒的爱，不离不弃

冬天的韵味

小雪奏响冬天的序曲
寒风细语唤醒沉睡的心灵
世界被银装素裹的纱幔轻笼
霜花绽放如诗如画点缀寂静

的梦境

落叶向枝头深情告别
绘出生命的最后绚烂
带着秋的眷恋冬的期许
化作泥土滋养着新生的希望

寒风带着刺骨的凉意
也携着冬日的问候
吹过寂静的田野和空旷的街道

带走了喧嚣留下了宁静与思索
雪花纷飞轻盈而纯净
如同天空中飘洒的羽毛

冬天的韵味
是岁月的沉淀与积累
它教会我们坚韧与不屈
学会等待与期盼
在这漫长的冬日里
我们品味着岁月的甘甜与苦涩
也收获着成长与蜕变的喜悦

与自豪

冬天的韵味
如一首深情的诗篇
它让我们在寒冷中感受到温暖
在寂静中寻找到力量
让我们携手走过这寒冷的冬季
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踏雪寻梅

踏过银白的梦境
雪花在脚下轻轻吟唱
寒风中，我寻觅着
那枝头一抹傲骨的芬芳

梅影疏疏映雪更清
仿佛是你在寒夜中凝望
我听见，花瓣轻触雪地的声音
如同你细腻的低语温暖心房

雪地留下串串足迹
是我追逐你的印记
每一步，都踏出了深深的思念
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独自

徜徉

梅花点点如星辰般璀璨
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
你在这雪中静静绽放
是我心中永不凋零的希望

母亲的棉衣（外二首）

王连生

文义是我们村的半个农民。为什么说是“半个
农民”呢？他户口本上是农民，可他的确不像个农
民。

文义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妹妹。父母都是老实
巴交的农民，家境可想而知。高中毕业后，文义又
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学。文义百般无奈，回
村做了农民。文义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锄草时，
分不清草和苗，薅了一筐苗回家，气得他娘泪珠儿
连成串，气得他爹连抽了五袋烟。文义却戴上高度
近视镜，自顾自地捧起一本比砖头还厚的大书，津
津有味地沉浸在他的世界里去了。村人们摇头：

“这孩子，废了！”
文义身高一米七五，长得也精神，为人谦和客

气。可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又不会种地，每天就知
道抱着书看。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文义他娘瘫炕
了。这一来，吓退了三里五乡的媒婆，文义这对象
就成了问题。直到27岁时，村里人都认定他这辈
子要打光棍了，却有个同样是高中生的姑娘小琴看
上了他。看着他俩都有着厚厚的啤酒瓶底一样的近
视镜片，村里人笑着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
门。这俩人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结婚三年，文义收获了一对千金。
我高中时放暑假，去地里干活，正巧碰到文

义。他见了我非常兴奋，把书包里几本厚厚的书一
一给我展示。我看了看，是法律自考教材和辅导资料。“我要参加自学
考试，拿下大学文凭，将来当个律师！”文义眼里射出兴奋的光。我也
为文义高兴。文义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包里，挂在车把上，乡间小路上
飘起他跑调的歌声“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市里，在一家建筑公司做文员。这天，门卫打电
话说有人找我，竟是文义，一身发白的劳动服，一脸憨厚谦和的笑。我
忙请他到办公室，了解到他想来我们公司“包个小活儿”。我为难地笑
了笑，告诉他包工程的事儿帮不上忙。文义说没事儿没事儿，等以后再
说。我问他家里情况，他说老大中专毕业，通过了法律专业自学考试，
拿下了大专毕业证，在一家律所帮忙。我问起他的自考过得咋样了，他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早些年拿下了大专文凭。我很佩服文义的毅力，自
学了这么多年，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我写了篇《父女上阵同自考》
发在晚报上。

后来，文义去北京一个律师事务所打工了，工余，经常去大学蹭
课。

春节回老家拜年，大伯说，这一季麦子收成不好，好多村民买到了
假化肥。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有一天，来了一帮卖化肥的，又是专
家讲课又是播放视频，整得挺热闹。大家买了好多。结果，上了化肥后
麦苗长势很差，减产严重。文义就带头去找他们，闹了好几个月。

“结果呢？”
“结果，大家都收到赔偿了，就文义没有。人家说谁让他带头闹事

呢，就不赔他。”大伯说着呵呵地笑起来，胡子一颤一颤的。
我的心也莫名地颤了一下。
我去文义家拜年，提起这事，为他打抱不平。文义笑而不语，却说起

他在北京打工时，在郊区贷款买了套小户型的房子，现在，房价翻番了。
我咽了口唾沫。

文

义

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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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有味道的，走进村子就能闻
得到，熟悉而亲切，经年不变，融入血
液，刻进骨髓。这种味道里面，炊烟占
了很大的比例。

小时候放学或割草回家，未进家
门，就能看见家里饭屋顶的烟囱里飘出
的炊烟，灰白色或黄白色，无风时向上
竖起，有风时在屋顶上四散开来。炊烟
里夹带着柴草的气息，氤氲着食物的味
道。进了家门，一股股炊烟从敞开的饭
屋门上方漾出来，顺着屋顶向上升腾。
饭屋内母亲正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烧
火，灶火或明或暗，映着母亲温柔的脸
颊……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盘着大锅台。
大锅台上的铁锅熬成的玉米粥、小米粥
黏糊糊、香喷喷的，喝到胃里特别舒
服。大铁锅熬的菜、炖的肉、熥的干
粮，也别有一番风味。许多人都觉得大
锅做出来的饭菜好吃，我想那可能是因
为与草木气息充分相融的缘故吧。大锅
台依地而盘，很接地气。烧的是柴火，
熥干粮用的是木质锅梁子，锅箅子是用
高粱莛子穿的，锅盖也是木质的。五谷
杂粮在蒸、煮、炒的过程中散发的气息
与之一脉相承、息息相通、融为一体，
想不好吃都难。

我喜欢炊烟，喜欢炊烟升入天空时
的潇洒与悠然。蔚蓝的天空，有那么一
束洁白的炊烟挥洒着介入，浑然成一幅
无名的天地大写意。

冬日的炊烟，像冬日的农人一样

悠闲，它舒缓、自在，好像漫无目的
却自有主宰，好像毫无章法，却自有
定律。有时仿若少女轻舞长袖，有时
宛如小儿荡漾秋千，有时恰似一位神
仙在空中曼舞，曼妙成白云的白、蓝
天的蓝。

炊烟是村庄的脉象，看炊烟升起就
可以觉察到村庄的健康。一座祥和的村
庄，无论春秋冬夏，屋顶升起的炊烟都
是淡淡的、干净的，让人一看就觉心底
澄澈、神清气爽，像那个叫小芳的姑
娘，既不扭捏，也不张狂。在缺乏时间
刻度的时代，炊烟就是时钟，它清晰、
准时地召唤着田里劳作的人们。

看炊烟的升起，还可以知道那家女
人的秉性。一个急躁的女人，烧起的炊
烟也是匆匆忙忙的，好像有几百件事在
心里堵着呢。仔细想想，农人过日子有
什么好着急的呢，有的是清闲的日子在
后边等着呢。有的女人则心量宽广，一
副泰然，比男人还大度。烧火做饭时，
一点儿一点儿往灶洞攒柴，柴草燃烧得
完全，饭熟，柴尽，干净、利索。

漫长的雨季，炊烟缓缓地向村庄蔓
延、匍匐，让村里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柴
草淡淡的清香，弥漫着被雨水冲淡的特
有的乡土气息。偶有微风吹起，这淡淡
的清香就会传播到田野里，让劳作的人
们精神一振，唤起心底深处埋藏的欲
望。

祖先把有人生活的地方叫人烟。人
要活命，就要吃饭，要冒烟。千百年

来，炊烟不灭，村庄永存。那些羁旅的
游子，无论行走了多么遥远，就是凭了
那一缕炊烟辨认故乡的。炊烟连接着生
命的血脉。儿时形成的吃食嗜好，一生
都不会改变。只有从那一缕炊烟打开记
忆的闸门，进入脑海的枝枝叶叶才是真
实的。我们孩童时的嬉戏、中年时的穷
达，不都魂牵着故乡的那缕炊烟吗？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炊烟升起
了，非常怀念几百条炊烟同时升起、齐
头并进、直上云霄的雄伟壮观，那比任

何一幅山水画都要美。
每当想起故乡的炊烟，心总是暖

暖的、软软的。老家的炊
烟，是我一生铭刻在

心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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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忙碌的一天
一切都在高速旋转

傍晚，红绿灯下
人们才停止喧嚣

站在30层楼俯瞰
人们像甲虫一样
在街口蠕动
汽车红红的尾灯
犹如一只只萤火虫

此刻，我仿佛混迹于人群

在街角的菜摊挑来挑去
为晚餐准备食材

繁忙的街道
犹如我们的一生
遇到绿灯一路狂奔
遇到红灯戛然而止

几经周折，消磨掉冲动，和
侥幸的幻想
在平凡中渐渐平庸
在夕阳中缓缓移动

红绿灯下
李秋志

那年，连山在一家私人工厂打工。
工厂很简陋，效益也不好，常常拖欠工
人的工资。

不能按时领到工资，这对三十八岁
的连山来说，生活简直不堪重负。况且
厂里实行的是计件工资，每月拼死累活
也只能拿到四千多块钱。这四千多块
钱，除了交房租，还要供两个孩子上
学、给患了支气管炎的妻子买药，而且
还要和乡下的哥哥平摊父母的生活费。

在又一次工资被拖欠了五个月后，
连山的心里就有了邪念。邪念的目标就
是车间里那些缠电机的铜线。

可是，要想把那些很重的铜线偷出
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他需要找
同伙，于是连山就把目光盯在了同事小

李身上。小李只比他小三岁，那几天因
为拿不到工资不断地骂街：“奶奶的，
咱要是辞职不干了，前五个月的工钱就
白瞎了，再接着干又让咱活人被尿憋
死。”小李骂街时，一脸的愤怒和无奈。

连山和小李一拍即合。他们的计划
是，小李先把门岗上的保安灌醉（保安
是小李的姨表哥），然后，半夜一点，
他们再把铜线合力装在两辆电动三轮车
上。

夜里，连山假装睡觉，却又不敢
睡。不知是妻子不断的咳嗽声搅得他不
安，还是从没做过贼的胆怯，他心里慌
慌的。终于熬到了一点。他爬起来穿衣
服的时候，妻子醒了，问他半夜三更的
折腾什么，他撒了个谎，说厂里新订了

一批货，工人们要加班。厂里加班是常
有的事儿，妻子照例叮嘱说：“路上小
心点，夜里汽车不长眼。”想起前些日
子，本厂的一个工人夜里去加班时半路
被汽车撞死了，连山和妻子就不寒而
栗。看连山把衣服穿好，妻子又唠叨了
一句：“千万要小心啊，你要是真有个
三长两短，俺们娘仨就甭活了……”说
着妻子还抹起了眼泪，接着剧烈地咳嗽
起来。

忽然，连山被妻子的眼泪吓到了。
他有些恐惧地想，难道今天晚上是个不
祥之夜？他知道盗窃是犯罪，要想人不
知，除非己莫为。他要是犯了罪，日后
大人孩子在社会上就丢人现眼没了尊
严。吓出了一身冷汗的他，哄骗妻子

说：“今晚不加班了，反正又开不出工
资。”

后半夜连山睡得很踏实。他不知道
的是，小李不胜酒力，醉话里，说出了
他们要偷铜线的计划。

保安及时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厂长。
接到保安电话，厂长找了几个工

人，在厂子四周，腊月天里蹲了半夜。
第二天，连山一上班，就发现工人

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后来厂长把他
叫到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千块钱，对他
说：“知道你生活困难，先预支给你一
千块钱的工资。相信我，厂子会越办越
好。”那一刻，连山想哭。

一年后，连山给老厂长当副手，厂
子再也没有拖欠过工人们的工资。

尊 严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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